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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于 1836年生于浙

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
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
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
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
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
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
阿生，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
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
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
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
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
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

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
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商量，
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
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 16
岁时，葛品连便将小白菜娶
过门。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
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
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
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
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
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
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

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
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
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
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
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
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
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

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
字不多，就请教杨乃武。开始，
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
武来往频繁不致被人非议。同
治十一年九月初八，大杨詹氏
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
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

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
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
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
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
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
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
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
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

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
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

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
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

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
百零四名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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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在

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
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
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
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
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
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
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

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
好，病情反而更为加重。午后，
葛品连病情加重。延至申时，
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
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
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

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
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
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
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
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
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
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

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
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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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

年近七十。刘锡彤接下呈词，
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
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
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
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
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
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

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
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
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
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
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
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
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
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

连停尸处。仵作沈祥验得葛品
连尸身仰面呈淡青色，口、鼻

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有大泡
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
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
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
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
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未
问。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

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沈彩泉
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
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
杀，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
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
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
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

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
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
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
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
从何来？”小白菜答“不知”。
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
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
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据
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
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
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
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
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
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
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
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
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
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
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

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
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
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
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
大为恼火。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
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刘锡

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
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
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
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
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

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
“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

奸谋死他人情由，著该抚
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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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

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刘锡彤便
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
宗解至杭州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
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
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
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

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
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
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
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 “钱宝
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
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
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

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 来到县衙后，

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
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
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
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
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

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
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
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
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
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
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

六，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
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
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
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
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
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

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
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
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
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
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
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
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

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
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

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
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
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
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
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
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

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
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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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

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
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
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
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
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
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

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将此案
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
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
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
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
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

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
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
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
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
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
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
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

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
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
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
此案交浙江巡抚亲提严讯。
但不久，遇到同治皇帝驾崩
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
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

结不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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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

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
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两宫皇太
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胡

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
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

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

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
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

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
审理情况。他们综合各方面
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
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
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
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
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

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
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
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
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
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
小白菜进京。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刑
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
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
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最

后，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均
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
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
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
一鉴定结论。刑部官员还讯问
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
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

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
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
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
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
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
“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

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
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
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
审理不力而遭受处罚。

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

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
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于
1914年病故。小白菜回到余
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
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
慧定。小白菜于1930年圆寂，
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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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小学的喻志鹏每

天早上 6点天刚亮就会准时
起床。小志鹏告诉记者，躺在
床上他总是想着妈妈和哥哥，
睡不着，还不如到村里转转，
还能捡到一些可以卖钱的东
西。如果起来晚了，就会遇到
其他捡破烂的老人，那就什么

也捡不到了。到上午 8时，小
志鹏就差不多走完了整个村
子，跑到叔叔家吃完早饭，再
一路快跑着去学校。小志鹏
说，他没有因为捡破烂而缺过
一堂课。

中午 12时，小志鹏在放

学的路上总是留心有没有瓶
子捡，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看看
哥哥是否从医院回来了。

下午 4时 20分，同学们
都回家了，小志鹏却不走，在
操场和教室周围四处寻找可
捡来换钱的东西，然后去村边

转转，看会不会有收获。因为
总是在村里转悠，一天下来志
鹏所捡的东西并不多，不过他
已经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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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鹏原本有个温暖快

乐的家，父亲喻政诚是新建县

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只有两亩
地，不过勤劳的夫妻俩租了乡

亲3亩地。生活谈不上富足，
但也简单快乐。志鹏还记得，
他家的砖瓦房是村上最早建
起来的。

2003年，小志鹏的爷爷
突发脑溢血，虽然最后爷爷被
抢救过来了，但家里也因此欠

下1万多元钱的债。第二年，
小志鹏的叔叔又患上了肾炎
综合征。

今年 11月初，志鹏的哥
哥志敏突然发起了低烧，持续
了一个多星期，哥哥总算退了
烧，却没有了平时的精神。

11月 10日，小哥俩在床上
打闹时，志鹏突然发现哥哥
腿上和脚上都是可怕的小红
点，吓得尖叫。第二天到县医
院一检查后，医生说孩子必
须到大医院检查。妈妈一听，
马上就哭了，爸爸也一直唉

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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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鹏告诉记者，哥哥去

了大医院后再也没回过家，就
连最疼他的妈妈也不回家了。
爸爸也是四五天回家一次，每
次都会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
卖掉，开始是牛，后来就是花
生、粮食等，到现在放米的桶也
见底了。看着爸爸每次借钱都

到处求人说好话，懂事的志鹏
就希望自己也能赚点钱。一天，
他看到隔壁老太太在村里捡破
烂，一下有了主意。志鹏说，从
11月15日开始，他每天除了
上课就是到处捡破烂。

最初捡破烂的时候，志鹏

还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同学
翻他书包时发现了好几个塑
料瓶，就笑话他是个捡破烂
的，连续好几天他都不敢捡
了。但有一次他央求爸爸带他
去医院看哥哥时，爸爸告诉他
来回车费要好多钱。为了早点

看到哥哥，志鹏也不怕被人笑
了，上学时大大方方地捡起地

上的废旧瓶提在手上。
有一次，他看到水沟里有

个塑料瓶，就准备用树枝捞起
来，结果一不小心掉下去了。
还好水不深，志鹏干脆就慢慢
走过去把瓶子拾起来，可衣服
还是弄脏了，回家后被爷爷责

备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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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新建县喻

家村志鹏家时，志鹏还没有放
学。几间房子空荡荡的，除了两
张床和一台破旧的电视机之

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看到记
者，志鹏60多岁的奶奶一下子
哭了：“志鹏和志敏都是苦孩
子呀！”奶奶告诉记者，志敏生
病后，喻政诚夫妻俩日夜守在
医院，家里就剩下志鹏一个孩
子。小孩子晚上不敢一个人在
家，就叫来爷爷奶奶同住。起初

爷爷奶奶睡一张床，志鹏睡一
张床。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被

子，志鹏的床上就只有薄薄一
层棉絮。天气转凉后，志鹏晚上
冻得直打哆嗦也不肯说。一天
晚上奶奶听见志鹏在哭，一摸
才发现他全身冰凉，就把他抱
在自己床上，三个人挤在一起。

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起初

志鹏一个人在家里做饭吃，有
一次他用高压锅煮稀饭，结果
没等冷却就把气阀打开，扑面
而来的高温蒸汽让他的脸上
现在还有一块黑色的伤疤。从
那以后，奶奶就不许他在家做
饭了，最近家里的粮食被卖完

了，想做饭也做不成了，志鹏
只得在叔叔婶婶家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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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记者与小志鹏有

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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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特别是做梦的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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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是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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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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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10个，可以换
1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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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啊，等将屋子堆
满了便可以换好多钱治好哥
哥的病了。

当听说记者要给他拍照

带给他哥哥看时，他十分高
兴，一个劲地拉着爸爸与爷爷
奶奶要照相……

日前，记者在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看到了病床上的
志敏。他比志鹏活泼许多，病
友都亲昵地叫他“小鱼儿”。做

过化疗的“小鱼儿”脸色苍白，
就连嘴唇也呈白色。和弟弟一
样，他也不懂得什么是白血病。
“妈妈说再过段时间我又可以
上学了！”记者拿出照片，他
指着弟弟的相片兴奋得大叫。
此时，站在旁边的妈妈终于控

制不住，悄悄地走出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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